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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乡，他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光芒永
远遮掩在父亲的伟岸身影下；在异乡，他是名
望卓著的循吏，政声德政记录在志书里，留存
在民心中。

盛夏正午时分，记者来到这位雍乾时代的
“非著名”清官安洪德的故乡——— 聊城东昌府
区于集镇林庙村，探寻他的遗迹和故事。

乡村的土岗上，烈日正施展着威力。鸡热
得耷拉着脑袋，狗热得吐着舌头，知了热得振
膜嘶鸣。一行人踏开没膝的臻草，沿着蜿蜒的
曲径，找到倾颓田野的几块残碑。经过洒扫除
尘，碑面文字渐渐清晰。细细辨认，发现它们
都属于洪德之父安跃拔及其祖上，与安洪德毫
无关联。

庆幸的是，岁月并没有磨灭一切。在他任
职的巴蜀，留存和他有关的“安顺桥”“安公
堤”和“青羊宫”等遗迹。它们栉风沐雨，静
默无言，记录着安洪德的点滴行迹。

“人的血肉躯体，存世不过百年，终当化
归尘土。安洪德在家族和聊城历史上名气不
大，但他清廉为民的事迹，存乎巴蜀民心，伴
光阴洗涤而历久弥新。”安氏后人安玉林说。

父武子文，并有德声，
殊途同归

安跃拔是披荆斩棘的创业者，功绩彪炳史
册，令人心生敬畏。安洪德是苦心孤诣的守成
人，春雨润物无声，百姓恋恋不舍。父子文武
相济，并有德声，恰如殊途同归。

聊城安氏，本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明之
中叶，始祖安礼携八千金巨资，从洪洞到聊城
经商贸易。他喜爱聊城的山水风物、绚丽人
文，便在此娶妻生子、安家落户。精明的商
人，善于未雨绸缪，计划未来。他在尚属荒凉
的林庙购置田产、建造房舍，为子孙预留依凭
之资。

“安礼的想法可谓两全其美。要是子孙有
出息的，在外经商做官都可。要是没有出息，
有几亩薄田可耕，几间庐舍能住，做个逍遥农
人，也不至于吃苦受罪。”聊城东昌水韵文院
院长、东昌学院副教授范景华说。

诚如安礼预料，安氏族人后来于明末乱
世，荷锄畦田，躬耕垄亩，安于农事，过着与
世无争的散淡生活。

明清鼎革之际，安氏的第六代子孙安跃拔
降临人世，平静单调的家族节奏随之改变。史
载安跃拔相貌异于常人：体貌雄毅，口闳辩
声，琅琅如钟，善于骑射，能只手举人。他身
体强健，是个天生的武学胚子。少有大志的安
跃拔，仰慕古之功臣良将，如西汉戡乱西域建
功立业的傅介子、东汉投笔从戎久镇西域的班
超，也想奋发有为、为国效力。弱冠之年，他
跟随父亲游览京师，后考中武秀才和武举人，
分发效力于兵部。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春，康熙作出
撤藩决定。吴三桂于该年11月杀云南巡抚朱国
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兴兵背叛。
第二年，安跃拔随军出征平叛，他先押运粮
草，后上阵杀敌，皆立下显赫战功。安氏家族
的肇兴，便自安跃拔建功立业始。

安跃拔虽以武官出身，半生戎马倥偬，却
爱书手不释卷，运笔铁画银钩，有士大夫的品
行操守。

安跃拔为官有清德，战时以不杀为至武，
主张招降纳叛，避免荼毒百姓；镇守边疆后，
又严格约束部属，缉盗除贼，与民休息。他严
于律己，严管手下，对百姓秋毫无犯。广州旧
例有铁矿、湘桥淘沙、仲坑盐税等常规的“灰
色收入”，以往的官吏也来者不拒，中饱私
囊。安跃拔却清廉自守，一无所取。

当时广东初定，百废待兴，人心难安。安
跃拔在当地除盗贼，兴仁政，百姓得以免于兵
革之祸。他们感念安跃拔的恩德，便携鸡鸭酒
米前来犒劳，安跃拔皆推让不受。

安跃拔镇守潮州五年，后因母丧而归乡守
孝。离别之际，百姓依依不舍，竞相悲戚。服
阙，他以疾病为由请求致仕。归乡后，常赒恤

族党，设立义学，被乡党颂为贤人。
因年高德劭，他被推举为乡饮大宾，受邀

为光岳楼题字。如今楼南“凤城仙阙”四个大
字，正是他晚年所书，笔法苍劲有力，颇见不
俗功底。

康熙五十二年，康熙60寿辰，特在畅春园
举办“千叟宴”。年已七旬的安跃拔赴京贺
寿，备受康熙推崇，礼遇在现任一品官之上。

康熙五十九年，77岁的安跃拔病故。聊城
状元、礼部侍郎邓钟岳为他撰写墓志铭，名士
彭维新为他作传。而他任职的潮州，百姓一直
祭祀不断，念念不忘。

安洪德为跃拔长子，父亲的言传身教，令
他获益良多。

康熙五十九年，安洪德中山东乡试举人。
可科甲捷报的喜悦，很快便被至亲离去的噩耗
冲散。当年十二月，安跃拔病故，安洪德丁忧
守孝三年。

康熙晚年及雍正时，地方县令的评判标准
发生了变化。皇帝于为官清廉外，也极力强调
治民才能的重要性。那些只重个人清廉却碌碌
无为的官员，则受到康熙和雍正的斥责。与评
判标准变更相伴随的，是人才选拔途径的变
化。许多没有考中进士，却颇有才学的人，被
分发到地方任职。

大环境的改变，也对安洪德产生影响。服
阙后，他报名参加朝廷组织的拔贡考试，成绩
优等。后经考察，被派往湖北孝感署理知县，
后实授应山知县。

在两地任上，安洪德皆有德政可闻。抵郡
视事，即首察民病。他轻车简从，遍历乡野，
问民疾苦，免除苛派；又鼓励耕织，招徕劝
垦，授以良种。他还定制度，严吏役、兴水
利，移风易俗，鼓励向学。一载之际，当地凋
敝渐革，百姓欢欣鼓舞。

尔后却有应山官员作奸犯科，牵连絓误到
安洪德。心力交瘁的他，有苦难言，以致旧疾
复发，只得回籍调养休息。

但身怀珠玉之才，只会暂时隐迹蒿莱。一
旦国家求贤若渴，自然要脱颖而出。

大儒当尊，后裔当重，
明伦常而识大义

安洪德养病之际，四川官场正发生翻天覆
地的改变。巡抚杨馝早先在蜀中锐意革除旧
弊，却因庸吏塞途而收效甚微。不仅百姓怨声
载道，朝廷也极为不满。

无计可施的杨馝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恳
请简派干练人员，以作当地吏治表率。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病愈的安洪德
经吏部考察，派赴川南綦江任知县，很快又调
往绵竹。

绵竹地处巴蜀腹地，本为富饶的天府之
国。但经过明末之乱，已是残破不堪。入清
后，历任县令虽皆提倡劝业农桑，号召恢复生
产，但成效一直不显著。

“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
衣”。但稼穑桑麻，绝非单纯劝说那么简单，
必须有完备的基础保障。安洪德上任后，发现
历任县令皆重劝谕而轻修缮，纵然苦口婆心也
是枉然。他汲取教训，先修治水道，完善灌
溉，再严行保甲，保障治安。在硬件软件皆齐
备周全的情况下，他再劝课农桑，收效数倍于
从前。

为了解百姓疾苦，安洪德常轻车简从，下
乡视察。每次出行前，他都提前备好柴薪米
菜。视察至某地，便在野外升火造饭，从不有
取于百姓。乡民见野外有炊烟袅袅，便知县令
来到，竞相携家畜米酒前来，皆被安洪德一一
谢绝。

安洪德署理绵州知州后，清廉简朴本色不
改。某次绵州下辖龙安县爆发山洪，激流冲毁
百姓庐舍。他闻讯后立即前往视察，帮助当地
官员赈济百姓。地方官为迎接上官，备下奢华
可口的酒宴。未想安氏见状后脸色突变，拂袖
而去，仅和几名衙役在决口堤坝旁埋锅造饭。
龙安知县甚为不解，怀疑他只是故作清高姿
态，便趁夜送上白银若干。第二日，安氏以无
名氏的名义将贿赂之银全部捐于赈灾之用。清

廉美誉，不胫而走。
绵竹难治，除贫寒苦穷外，还在于世道人

心崩坏。明末动乱，当地人伦教化遭遇重创，
淫祀邪教炽盛不绝。当地乱民，时常借邪教聚
拢百姓，以说教惑乱其人，鼓动百姓共同作
乱。安洪德根据调查所得，据实向四川布政使
方显奏报。根据他的奏疏，方显向朝廷反映，
绵竹县属有陈八台等处，虽供奉神像、抄写经
本，但藏匿之书，却是奸邪文字，似有邪教迹
象。朝廷获悉后，飞饬四川和绵阳研讯通详，
毋得徇纵，迅速查办，以正人心。

邪教滋生之本源，在于民智未开。当时绵
竹佞佛之风炙热，城外有庵观寺院竟达550余
处，而且俱辉煌灿然，香火旺盛。反观当地人
伦教化诸名胜，如诸葛祠、洗墨池、紫岩和南
轩书院等，皆因风雨侵蚀而摧败不堪。表面的
摧败下，是教化的疲弱，潜伏着世道人心的坍
塌。安洪德痛感“人心不明大义，甘败伦常求
佛”，决定稽考古迹，倡导崇儒，劝读五经，
教习蒙童，培育后人。

当时紫岩书院为南宋乡贤张栻的故居，但
祠宇褊小，不足为用。乡民张千仞有耕田80
亩，死后无嗣而遭族人哄抢，久久不决。安洪
德采纳族长的意见，将耕田充当紫岩书院的膏
火之用，而张氏子弟则可免费读书。

城西谢家庵，本为民家住宅。明末有妖道
强力霸占，民宅后人讼诉于庭，但因地方官瞻
徇回护，竟相持数十年。安洪德闻知后，查清
纠纷来龙去脉，焚烧妖书，驱散妖道，重新修
葺房屋，并将道观田产16亩划归南轩书院。他
还寻当地乡贤，掌管祠宇诸事。每岁祭祀，使
远近居民知“大儒当尊，后裔当重，明伦常而
识大义”。

次年，安洪德又兴修诸葛双忠祠，为其作
诗，挂于祠前，诗云“管乐何堪比，萧曹未足
侔。堂堂二表在，谟训媲伊周”。

乾隆五年，安洪德自捐俸银，建起文昌书
院，勉励学子知艰苦而求学问，导正乡风。

“惠政甚著，
至今民犹思之”

乾隆七年，安洪德因政绩突出署理绵州知
州。

在安洪德“设庠序以化于邑”之时，一股
黑社会势力却在当地迅速抬头。

乾隆四年，四川境内开始出现“啯噜子”
活动迹象。当年十月，四川巡抚方显奏称：
“川省恶棍，名为啯噜子，结党成群，暗藏刀
斧，白昼抢夺，乘夜窃劫。”乾隆命地方官
“设法严拿”，以期“靖奸匪”“宁谧地
方”，并告诫官员查拿啯噜要认真负责，“毋
徒视为虚文”。经过一番严打，啯噜子的嚣张
气焰暂时平息了。

但到了乾隆八年，形势却更加恶化。“川
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
无业之人……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
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

安洪德在绵州境内，四处搜捕啯噜子的踪
迹。他发现，梓潼县七曲山上的庙宇，似乎是
当地啯噜子的联络中心。

该庙宇在明代，是祭祀文昌帝君的神祗，
千秋以来牺祀不绝。但经明末动乱，当地却兴
起了崇祀盗贼的风气。神祠中有一尊绿袍金脸
的塑像，乃明末乱世巨盗之容，百姓不识其
奸，反而祭祀不断。啯噜子平常以此地为联络
处，也很崇祀这尊塑像，安洪德闻讯不觉骇
然。

安洪德经过乡间细致访查，知悉明末时有
巨盗杀戮至此。恰好贼之姓，与神相符。他为
僭冒神族后裔，祈求神灵庇佑，唯独在此不造
杀戮。生民本抱必死之心，却因一尊神像而生
还，既惧又喜。为博巨盗欢颜，百姓谄媚侍
奉，重塑巨盗之像，立于庙中，时时祭祀，祈
求平安。香火既久，百姓竟因笃信而不敢捣
毁，甚至李代桃僵，谬称此乃文昌帝君所化之
像，真正的帝君神像却不知所踪。

安洪德亲见塑像绿袍金脸，狞恶狠状，毫无
善念，大不类神，为贼像无疑。他认为忠孝神祠，
供奉此种恶神，实为大不敬。若不速速铲除，定会
有人假借神会，聚集谒之，求伊冥佑，相谋而为
恶，“无怪乎年年啯噜类，假借神会，聚集谒之，求
伊冥佑，相谋以为恶也”。

为了“除淫祀、净神宇、正风化”，安洪
德与当地官员将塑像推倒，斩为数段，抛弃于
道路中，任由牲畜随意践踏。

在安洪德的大力提倡和铁腕肃清下，当地
终于邪教敛迹、民智渐开，文教勃兴。乾隆八
年，惠政甚著的安洪德被调往华阳任知县。百
姓箪食壶浆，恋恋不舍，夹道相送。嘉庆年间
的《绵竹县志》仍记载“性廉介，不苟维
时……至今民犹思之”。

延名宿，聚英髦肄业其中，
文风大振

乾隆八年，安洪德从绵州调任华阳县令。
华阳县令任上，安洪德继续劝课农桑，鼓

励稼穑，致力于百姓安居乐业。针对当地诉讼
不绝的状况，他一面听讼明敏，一面先行劝
解，消弭矛盾。百姓见知县毫无官架，一心为
民，颇为感动。

乾隆九年，安洪德到任第二年。当地连降
大雨，邻近府河水势暴涨，冲毁了当地的交通
要道长虹桥。

安洪德先行忙于赈济救灾，安抚百姓。待
洪水退去，他个人捐资，在府河左岸主持修筑
了长约一公里的防洪堤坝。百姓感其恩，称之

为“安公堤”。安公堤后虽被洪水冲毁，但百
姓屡次维修，仍以此名称之。至今，安公堤纪
念碑矗立在堤坝旁。

接着他又“自出俸钱，不劳民力”，重修
长虹桥。桥梁完工后，百姓誉称此桥为“安顺
桥”。

百姓的安居乐业，一靠完备的设施维护，
一靠安定的治安环境。华阳地处偏僻，少沐教
化，盗贼横行。当地有盗贼拥巨资，靠金钱铺
路，与衙门胥吏交往，朋比为奸，侵夺百姓。
因为有官府保护伞，百姓虽心内怨愤，却只是
敢怒不敢言。历任县令受盗贼馈赠，也是袖手
旁观。凡有正直敢言者上告的，就压下不理。
所以盗贼肆虐乡间多年，却一直没有任何惩
戒。

安洪德上任后，从百姓口中得知此事，便
派心腹人员悄悄调查，掌握了违法犯罪的详实
证据。他趁盗贼宴宾客疏于防范之际，率领若
干衙役忽然而至，捕获多名盗贼。在墙壁的夹
缝里，他找到了盗贼多年积攒的赃银。铁证如
山前，他将众贼绳之以法，县民听说盗贼伏
法，无不拍手称快。

安洪德接着将赃银悉数捐于书院，用来接
济家境困难、矢志求学的子弟。

如果说盗贼尚属切肤之痛，除之较易；那
么静居寺才是心腹之患，且牵连甚多，难以拔
除。

承平之世，达官贵人寻求精神寄托，往往
崇敬佛教，华阳富人也不能例外。他们集巨资
于城外敕建静居寺，殿宇高大，装修奢华，香
火鼎盛。寺院不断扩建规模，远超当地古寺名
刹文殊、昭觉两寺。

势力日渐增大的静居寺，与四川显官有所
交往，更与京师官员互通声息。他们不仅怠慢
当地官府，更常侵夺百姓田产，奴役附近农
民。寺院庙产阡陌纵横，僧侣平素就骄横，还
仗着寺院势力在外放贷盘剥黎庶。僧民矛盾非
常激烈。

安洪德调查得知，静居寺虽为佛门清净
地，却藏污纳垢，于经济犯罪外，更有妓女频
繁出没，伤风败俗。他将寺院罪证呈递上级，
终于引起重视。最后静居寺被拆毁，庙产则充
公。

安洪德顺应民事，没收变卖寺院财产后，
于城外东建造石廊木桥、颇为壮观。木桥既便
利百姓往来，也利于商旅贸易，当地遂熙熙攘
攘，成为商贸重镇。商人在桥上供奉木牌神
位，定时拜谒，以示崇德报功之意。

僧侣所占之地，原为明初祭祀文学家宋濂
的潜溪祠堂，有配套祠田800亩。安洪德重修潜
溪祠，并增祭忠臣方孝孺，另于其旁修潜溪书
院，将800亩田产作为校舍财产。他延师课士，
资费所需由县府支给，“延名宿，聚英髦肄业
其中，文风大振”。

潜溪书院与锦江书院、墨池书院、芙蓉书
院并为成都四大书院。根据历史记载，潜溪书
院“延名师，设讲席，集生徒，朝夕肄业其
中”，“一时负笈者户外之履满焉”。

以老病归，卒之日，
贫无以殓

乾隆十五年，安洪德政绩考核最优，被提
拔为泸州知府。他延续每到一处，皆奖掖后
进、兴学设教的传统。在此重建鹤山书院，拨
款增置学田两处。

三年后，安洪德调任宁远知府，建起泸峰
书院，拨寺田以充书院膏火。次年又知汉州，
接着修葺讲道书院、张南轩祠，皆自为题识。

乾隆十七年，安洪德因政绩优异赴京引
见。乾隆对他的政绩大力褒奖，并赐蟒袍以示
敬重。引见后，安洪德调任雅州知府。

乾隆二十四年，宦海浮沉近40年的安洪
德，自感年齿渐长，精力衰颓，便萌生了告老
还乡之念。他奏表朝廷，请求致仕归乡，得到
恩准。

路过华阳时，当年经安洪德力邀掌管道观
青羊宫的张清夜，请安洪德为青羊宫山门题写
匾额。

故地重游，安洪德难免百感交集。他饱蘸
墨汁，运笔如飞，写下“青羊宫”三个大字。
接着，他头也不回地踏上归途，奔家乡而去。

奔波半生的老人，终于可以安居了。
归乡之后，安洪德集合族亲，修纂了《安

氏族谱》，并收录邓钟岳为父亲安跃拔所作的
墓志铭。族谱历经两百多年的风雨霜雪和时代
变迁，还收藏在安氏后人手中。

安洪德为官清廉有守，两袖清风，时常捐
俸以为民事，所以仕宦多年依旧箪瓢屡空。

对于安洪德故去的时间和地点，清代宣统
时修纂的《续修聊城县志》几乎没有记载。但
寥寥的十几言，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一名廉吏的
敬仰之情：“廉政有守，以老病归，卒之日，
贫无以殓。”

■ 政德镜鉴┩岛盗

考察官员政绩最权威的标准，不是天花乱坠的自我标榜，而是无声的民心民意。他在故乡史志中仅存寥寥几语，

但在千里之遥的巴蜀之地，百姓感念恩德，祭祀不断，载于书籍，世代传颂。

安洪德：性廉知民苦，政声传巴蜀

□ 本报记者 鲍 青

安洪德任职四川期间，修缮水利、劝课农
桑、兴设庠序，为的是移风易俗，稳定当地局
势。而最让他忧心忡忡的，是“啯噜”势力的
膨胀，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宁。

啯噜，是雍乾时代四川治理难以回避的问
题。它因清初移民政策而生，和近代蜀地的哥
老会也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关系。

明末清初，长江上游的四川历遭兵燹，一
直处于混乱与动荡之中，人口损失极为严重。
广袤的蜀中之地，清初所存人口仅约60万人，
荒凉景象可想而知。康熙初，四川巡抚张德地
赴任。他自广元县“沿途瞻望，举目荆榛，一
二孑遗，鹑衣菜色”，“境内行数十里，绝无
烟爨；迨至郡邑，城鲜完郭，居民至多者不过
数十户，视其老幼，鹄面鸠形，及抵村镇，止

茅屋数间，穷赤数人而已”。
四川地区的恢复和发展，亟需一定数量的

劳动力来维持。鉴于土地荒芜，丁口奇少，清
初鼓励在川境垦荒以及大规模向蜀地移民。顺
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清廷规定“凡外省
新旧流民俱编入册，与土著一体当差”。康熙
十年（公元1671年），又规定“各省贫民，携
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康熙二十九
年，又定“凡流寓愿垦荒者，将地亩给为永
业，准其子弟入籍考试”。

由于四川自古被誉为“天府之国”，物产
富饶，环境优越，因此吸引了众多百姓移居开
垦。康熙二十年后，楚粤闽赣之民“纷来占
插，标地报垦”。雍乾时代，闽粤两省每年有
成批贫苦百姓，“一闻川省田土肥美，欣然欲
往”。即使是收成尚可的一般年景，人们对移
居四川依旧趋之若鹜。

移民的涌入，对四川社会经济的恢复至关
重要。但无限制流入，四川米价便宜“易于就
食”的局面很快消失。乾隆十年（公元1745
年），四川官员即指出：“查川省自雍正六年
清丈以后，虽深山僻址，皆有粮户管业，并无
荒地可耕。”康熙时“有所耕之田，无可耕之
民”的形势，已经演变成了“耕垦无余”。

更为严重的是，无节制的移民背后，是社
会服务和管理机制没有建立。雍正就曾担忧：
“此等远来多人，良奸莫辨。其中若有游手无
赖之徒，不行稽查，必转为良民之忧，且地方
官坐视百姓远徙于异乡而不轸念，不可不加惩
戒。”他开始加强移民管理，要求地方稽查移
民的姓名和籍贯。

但此措施并未收到明显成效。到了乾隆十
年，两广总督仍表示：“凡入川之人，多无一
定住址，每有捏造姓名，指称依傍，及至安插

毫无确据，两月之内多至三千余名，纷纷游
惰，莫可究诘。”

自然经济状态下，农人之间若没有一定的
互助关系，往往难以抵挡天灾人祸的侵蚀。同
姓宗族便成为将彼此拧成一股绳的最好纽带。
但在移民社会的四川，传统的宗法制已经解
体，异姓结拜、干亲盛行便应运而生。恰如时
人严如熤所称：“移民区域，无族姓之联缀，
无礼教之防维，呼朋引类，动称盟兄；姻娅之
外，别有干亲，往来住宿无内外之分。奸拐之
事，无日不有，人理既灭，事变所以频仍。”

移民崇尚拜把子，结干亲，以求有所依
靠。而移民中的“恶棍歹徒”和“游手无赖之
徒”，更与本地“流氓恶少”勾串融合，产生
了异姓结拜的松散组织 、无节制移民的副产
品——— 啯噜。

到了乾隆初期，啯噜已成为官府不可回避

的社会问题。御史柴潮生奏称：“四川一省，
人稀地广，近年以来四方游民多入川觅食，始
则力田就佃，无异土居；后则累百盈千，浸成
游手。其中有桀黠强悍者，俨然为流民渠帅，
土语号为啯噜。”他们“美衣甘食，昼赌夜
淫”，酗酒打降，勒索酒食，奸拐幼童，甚至
杀人放火，社会影响非常恶劣。

乾隆初期，清廷尚把啯噜作为一般刑事案
件来处理，也强调对他们施以教化，劝为良
善。安洪德在四川多地兴利除弊，安抚百姓。
但到了乾隆中后期，随着啯噜的日益泛滥，啯
噜拥有枪支，抢掠财物，甚至对抗官府的现象
开始增多。清廷认定啯噜有反叛嫌疑，开始数
下诏书，要求严厉打击，还出台了严厉的惩治
措施。

乾隆四十六年，四川提督成德奏，若任“啯
噜”猖獗，恐怕会酿成流民之变的惨祸。乾隆严肃
要求地方官：“一有禀报即严拿究惩，今竟敢百十
成群，到处抢劫拒捕，实属罪大恶极。”

此外，各级官府还屡次发出严查“啯噜”的
“安民告示”，警告百姓莫要跟随其作奸犯科。

但植根于四川特殊社会结构的啯噜，却有着
异常顽强的生命力。他们似乎每次都能躲过官府
的追究，潜伏地下兴盛不绝。到了道光二十九年

（公元1849年），四川按察使张集馨在答帝问时，
仍道：“（移民）流落异乡，群居为匪，每次办一啯
匪大案，胁从者半属游民。”

可见这时的啯噜，依旧没有根绝。

·相关阅读·

安洪德在巴蜀施行德政，兴复教育，更深层次的目的，是导正世道人心，消弭矛盾隐患。而在乾隆时期，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隐患开始凸显，就是啯噜的肆虐。

啯噜——— 无节制移民的副产品

聊城光岳楼南的“凤城仙阙”，为安跃拔晚年所题。 (鲍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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